
答覆得很乾脆，這是通棠，不能為你一個人間惡例。你原住的地方是眷

子一一億平 y建立
才為春

舍，底技讓有眷的人住。我已經決定超此走路，可是技想，假使我提出要

辭職，豈不成為要脅，對長官不禮貌;我於是撒了一個空前絕後的大謊，

問張學長說: I假使我接替出來呢 ?J 張學長很高興地說: r那當然司以

隱府4
。」張學長那里知道，我是八口之家，而那個房間不搬。你接替山東好了

只有太聶~，非特沒有廚房，而且要共用廁所和浴室!我馬上詰准給假按

雲山依望望途遙久別 Jf£ 門情本;再眷;同至1家裳，立刻寄出詰求辭職的姦旱。雖蒙趙公給我面子，人事室主K

登棲懷念南JhJ足口
[奉批慰留叫我已經成為逃官，自然不可能再吃同頭車，不過再辭函:

渡海相思豆腐橋
一次。同家一段時間，突然接到英大電機系主任徐震池學長的電報，要我

天佑砍去告明月高
本繭春樹香花好

倦烏知還 p 再問到英大。我已經不作此打算，也沒有臉再問去，只好心領

最是難忘舊澤手包咐年景象依稀在謝謝。我懷挺這也是越公的安排;否則徐學長不可能知道我同到家。我兩

度投靠垃公，又兩度背離。趙公無負於我，我買:在孤負了趙公!

六十七年卡二月於萬囂樓 新年前打掃房間，在地板之上書架之下，發見一木灰塵蓋滿了的小黃

書，打開了一君，原來是主達時先生寫的高等結構學，記得這本書還是

我離開上海時在中正書局畏的，後來不小心在美國的教室宴，給葛雲特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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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r. L. E. Grinter) 教授君見了，他大為驚異。因為這本書的插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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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一本書，心頭立刻黯然傷神起來。那本書也是結構學，是蔡方藍先生室主

的，那本書與我的「淵掠更深J ，因為它還是故在湖南衡陽頁的，可惜

屋藏嬌J ，恕不到一藏就是二「多年了。看到這本書，不禁令我想起了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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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經把它遺失了。我也會翻箱倒佳，大采我的小天 F' 不幸是一無?iT f字。月
舉/、

日Uλ

我昕以因此黯然傷神，倒不是甘為失去這本書，而是因為在這本書的裹

面，夾若一張照斤，那是主且在 4~越畢業時全班的團體照月。希望這張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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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j-- "不是絕版的w;品啊。假如我還有這張照丹的話，也許我還能侈把照、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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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每一個人的姓名都溫習一下，::~後背年平越的景象，就會一幕一幕重新

湧士-我的心頭了。那時大家都穿著學生裝，我也許還穿著布袍呢。

雖然我在統約已經住了二「多年，而在平越不過泊陪短短的四年，但

是問:其一想 9 腦海中平越印象之深，似乎猶在紐約立t 。也許是「少時了

了J '中年之後「腦板硬化J 不容易刻上記憶吧?在對平越印象最深的風景

線，計右兩處:一是南門外的大高坡，一是平越和馬場坪中間的豆腐橋。

在大 A的守候，我們住在斌的南門口外的坡F木會裳，每天去校上課，清

晨要爬J二坡]頁，下午要爬F到坡阱，有級凡數十)霄，又長叉的I時，比紐約

拉克的事天大陸，還要難上。那時吃貨金飯:I營養欠盟宮，四肢不發達」

'是故年青而不力肚。笠l立一界質品大廈 (World Trade Building) 廈

Iff峙，布些人是會耳鳴的，即幸次那只有八「多岳重(現在我體重一百

六 lt主上 ~·:n '爬高坡時，做不再鳴，更不心跳;只感到「大學之道j

之難，難於j三「青天 l 罷了。

我在加州、!金山大埠小住時?常常到金門大橋去玩，至於租約Verra­

zano (Narrows)大橋，更是:!:J(的「家常便道 J 。金山大橋是紅色纖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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桶，柔美但顯得纖弱。 Verrazano 大橋是草色粗壯的橋，雄壯但右些粗

俗。只有我腦海中的「豆腐J 橋，才是我「情人眼底出西施」的樁，因為

它不但壯麗優美，風于絕代，而且兵右仙氣。豆腐橋是→塊一搜像豆腐墟
中石頭砌成的，橫垮恥岫仕但削If岫I

了山藍水，笠在是美待不和利b叮I方物，按說是一位仙人(也許是呂洞叫于到

劃鬧不(也許是王陽明吧)路經此間，見山兇水惡，馴山之難跤，聽

失路的于1人，乃向珊的「豆隔 j 募化了幾塊豆腐做成的，回故老相

傳的史責，希望讀者諸賢達師友，不耍笑我在吃豆腐梧的豆腐吧。

戳在平越誼書的時候，本來是想做一個修福路的土木:!;在戶的，到美

後，因「好臨書，不求甚解J '難成大舟， T7fT門相﹒改行控告小木
生意謀生，不但與

舊日「袍澤J 都慢

慢的失去了聯棠，

而且因不堪經茁:的

擔負，把多年來美

國土木工程學會會

員籍也放ztJ了，因

有即感，乃作此文

。斯文掃章，兩詠

亦成，詩曰:

少沐班門化雨探

「土木緣淺」未

志1古

商君臨位居耳j波

(South Ferry)

碧海橋頭夜夜i心

金山大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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